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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辽宁千山无量观正门西侧寸草不生的绝壁脑瓜顶

上，一棵孤苦伶仃的矮小松树迎风斗雪耸立了五百多年，格

外引人敬佩。它，便是可怜松。

五百年来，大自然拿出十八般兵器，一波一波围剿它。

可怜松展现出人类的智慧转换战术，以柔克刚。它任“乱

发”和肢体朝一个方向歪斜，肚腹几乎贴在巨型龟背光秃秃

的岩石上，用它那并不粗壮的根牢牢抠抓崖缝，在千百万次

的围剿中以一破万，坚守阵地。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看到它

昂首挺胸，傲然屹立。

狡猾的对手换了战法，冬天用-30℃的寒冷发起猛烈进

攻，夏天派酷热劲旅生猛出战。身高才1.3米的可怜松咬紧

牙关，以静制动，让理想穿越漫长岁月实现远大宏图。

五百多载时光，可怜松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总结出一套

成熟的理论与实践联袂的战法。当寒冷兵临城下，它以梦

中笑醒似的乐观主义精神应对，调准生物钟“躺平”，安心等

待被春风唤醒。

五百多年来，可怜松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顽强坚持下

来，斗志不减，体态不变，旺盛如初。上世纪 80 年代，我第

一次拜谒可怜松，为它的精气神所震撼。此后我又多次前

往拜谒，惊奇地发现，岁月仿佛为它施了法术，在它身上看

不到丝毫年迈的印痕。

我在泰山松中看到千山可怜松的傲骨。它们都是钢筋

铁骨铸就，拔直腰杆高挺胸脯，凛然面对一切。

我在黄山松中看到千山可怜松的立足绝技。它们的每

根脚趾为了从石头里寻觅生机必须狠命抓住绝壁，随时准

备抗击不期而至的狂风撕扯与摧折。

我在长白山美人松林寻得千山可怜松天生丽质的芳踪。

美人松有靓丽的皮肤和一头秀发，可怜松则以叩首矮身甩发姿

态亮相，恰如一幅“秀发沐浴图”。

我在海南加勒比松林，常常会想起千山可怜松的“时装

秀”。加勒比松林一年四季只穿一套老旧的绿装，可怜松却

始终在追逐季节时尚，春着嫩绿装，秋穿淡黄服，冬季则披

上雪袍大氅。

可怜松是数学家，灵活应用减法，通过减饮食、减体重、

减身高，卸掉所有负担轻装上阵，以此对抗饥饿、极寒、极热。

可怜松是哲学家，弯直刚柔伸屈高矮粗细长短宽窄，都

是它的必修课。无论何时，它总能险中求稳，绝处逢生。

可怜松是谋略家，蹲在雾里隐面沉思，为即将动笔的华

章打好腹稿；借雨洗去征尘，让每个毛孔都伸出舔食营养的

舌尖；把猛烈的狂风洗劫当考场，要求全身所有器官都交上

优异答卷。

可怜松也是出色的军事家，懂战略，精战术，谙熟坐稳

江山之道。它总能找到最佳决策，战胜疯扑而来的对手。

可怜松又是执着而坚强的素食主义者。它生活的地

方，别说肥土腐殖质或动物及虫类粪便这些“荤菜”，连飘飞

的落叶都不曾光顾。谁能想到，它就这样饥肠辘辘五百年，

“归来仍是少年”！

可怜松还是坚持理想信念不动摇的践行者，纵有千难

万险，也要一条路走到头、一张蓝图绘到底。

我欣赏它的小巧，因为浓缩的都是精华。人类向往大，

大多为视觉效应甚或好大喜功，然而恰恰是优质的微小构

建挺起了大的脊梁。又矮又瘦的可怜松看上去不起眼，却

创造了生物界的诸多奇迹。

我很好奇，可怜松拼命扎根在一条冰冷的石缝间，什么

养料都没有，它靠什么奇迹般地生存呢？

后来我才知道，它貌似弱小，实则腹有诗书，学有所用，

它是物理应用和化学应用的高手。天上的雨雪、风儿送来

的碎屑或尘土，都是它的美餐。它还掌握了一门科技含量

很高的绝活：在根部分泌一种酸性物质，通过溶解岩石中的

微量元素腐蚀石头的表面，使其化为养分。这给我们以深

深的震撼和思考：它居然在绝境中开拓创新，局部改变生态

环境，改写植物群落英勇奋斗的历史。

五百多岁的可怜松仿佛服用了长生不老药，而今仍是

活力四射、年轻如初。我想，它应该列入人类研究如何在

恶劣环境下生存和续命的标本和重大课题。化学、物理

学、生命科学、耐热学、耐寒学、耐饥学、抗风学、营养学、长寿

学，以及由此派生的次级、次次级学科。一棵松就是一部百

科全书。

谁给它起名“可怜松”已无可考，如果我来起名，我会叫它

顽强松、英雄松、好汉松、无敌松、不老松……假如从哲学角度

切入，我宁愿将“可怜松”的名称五五开，一半是谦虚，一半

是壮举。

可怜松是一道堪比高深奥数的谜面，因为涉及太多学

科，五百年来，无人能猜出谜底。每一次拜谒它时，我都

会思考同一个问题，莫非有谁故意躲在暗处设计了这道

难题？酷暑如火，寒冷如刀，它的五脏六腑和敏感的神经

系统会遭受怎样的痛苦和折磨？

如果千山是一部交响乐，可怜松则是第一个音符；如

果千山是一篇美文，可怜松则是起句；如果千山是一首诗，

可怜松则是诗眼。我始终认为，大和巨只是事物的外表，

精和优才是挺直脊梁的后盾。“可怜”二字是前人强加的，

并不影响它“一览众树小”。如果像举重或拳击运动员按

体重划分“级别”，赛跑或游泳运动员以“时间短”为优胜，

谁能否定千山可怜松是世上稀有的佼佼者？

可怜松
刘国强

对辽宁足球有深厚情怀和深刻记

忆的人，都对“辽小虎”耳熟能详。作为

“辽小虎”中的一员，我在辽宁队踢了20

年球，把青春和热血拼搏奉献给了辽宁

足球。

1977 年 11 月，我出生在沈阳市一

个普通家庭，从小在体育运动方面展现

出了很好的天赋，跑、跳以及身体灵敏

协调能力，都非常不错。辽宁少年足球

队主教练张引指导对我的速度天赋很

满意，他给我留了个考题：一星期内能

连续颠球20个，就收我进队。

我让爸爸给我买了个足球，埋头苦

练颠球。3天后，我来到张导面前，一口

气颠了47个球……

就这样，我插班进了辽宁少年足球

队，正式开启了足球生涯。

在张导的教导下，我和队友们一起

摸爬滚打，苦练了12年。1995年，我们

这支队伍终于进入省体育局的视野，各

方面敦促和期待我们尽快成长、尽快接

班的声音日益强烈。1998年，我们这批

队员开始征战甲B联赛，扛起了把辽宁

足球重新带回顶级联赛的重担。那个赛

季，我们一举拿下甲B和足协杯双冠王，

强势重返甲A联赛。

1999年，我们在联赛中击碎了大连

万达的不败纪录，创造了八连胜的辉

煌，在两回合双循环中赢遍所有对手，

“辽小虎”的名头响彻中国足坛。

2003年，我转会去了大连实德，之后

又在北京国安、浙江绿城、香港杰志等球

队服役，退役后转型做了教练员。

是足球，让我体会到了家乡人的厚

爱和信任。

走在沈阳街头，我常常被球迷认

出，并请求合影或签名。我收到过球迷

写来的信，字里行间都是对我的期望与

祝福；也收到过球迷送的礼物，形形色

色不一而足。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女球

迷送我的罗纳尔多同款足球鞋。那是

她专程到意大利买回来的，鞋盒里有一

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最好的战靴配最

出色的你，请一直要踢漂亮的足球哦！”

有一次，朋友来球队看望我，我们

一起吃完饭后送他回酒店。拦下一辆

出租车，司机师傅一看是我，直接敞开

嗓门吆喝：“这不是李尧吗？放心吧，你

朋友不管到哪，我都免费送到！”

就是这种朴实真挚却又奔放热烈

的情感，让我心底深处一直饱含着对辽

宁足球的感恩。

今年，“东北超”在家乡热火朝天地

开展起来了，我专程回到沈阳、大连，观

摩了部分“东北超”选手的比赛。辽宁

不愧是中国足球福地，沈阳和大连的

“东北超”战队，实力都很强。

更让我感慨的是，“东北超”浓烈

的周边氛围，甚至比职业足球的生态

还要好。

在沈阳街头巷尾，随处都能听到人

们在谈论“东北超”，街头更是布满“东

北超”的宣传品，路旗、大屏、广告牌比

比皆是。

我作为一个辽宁职业足球人，在专

业足球领域奋斗了 40 多年，眼下又在

“东北超”身上捕捉到了足球文化的另

一重属性和职能。

全民参与，多元交流，跨界联动，破

圈出格，我觉得这些都是对传统观念里

职业足球建设发展理念的重塑和升

级。这样的足球，才不会只是一时的热

度，而是长久的温度。

我的足球逐梦之旅
李 尧

故道落雪

槐花悄悄挂满枝丫

又悄然铺满沙地

柔软的白瓣层层叠叠

像羽翼，铺满静谧人间

微风拂过，花瓣振翅

聚散起落，婉转回旋

这是世间友善的时节

平和漫过岁岁流年

一舟恬淡赠予远客

花香，温暖四海风尘

诗禅之间

曾苦苦追寻禅意与诗

在字句之间反复思量

直到步入槐树林间

才遇见寂静空灵的光

淡香不烈，入心悠长

远离喧嚣，远离纷扰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

一念清净，万物安详

不必长久，不必永恒

片刻感悟，喜忧皆忘

站在诗与禅的中央

便懂人间最好的寻常

花落归尘

槐花从不肆意芬芳

清淡自持，温柔内敛

开时静静装点枝头

落时默默归于大地

不恋繁华，不慕喧嚣

一缕清芬度尽岁月

年年岁岁槐香依旧

岁岁年年心事安然

一树槐香
（组诗）

王 波

藏在风中的牵挂

早晨推开窗，风扑了个满怀。

妈妈，你生我时是四月，桃李正盛

开——你是借了春天来迎我的，让我一落

地就感到温暖和美好。你走时也是四月，

梨花带雨。你在春天里把我带到人间，又

在春天里把自己交给了春天。

昨夜我又梦见你。你在老屋的院子里

晾被单，春风把被单吹成帆的形状。我想

喊你，喉咙里却像塞满了柳絮。你就那样

站在阳光里，98岁，早已花白的头发，竟然

神奇地长出黑色，背影还是那么直。

醒来时，窗外的玉兰落了一地。

妈妈，人们都说春天是一年中最美

好的季节，草木疯长，花开满枝，可我的

春天却从此有了悲伤。风声里是我对你

说不完的话——有我出生时你第一次听

见的啼哭，也有你离去时我没来得及喊出

的那声“妈”。

我必须好好地活着，替你把这人间四

月，一年一年看下去。你要常来我的梦里

啊，我会把你看不到的春天，每一天都攒成

故事，慢慢地讲给你听。

向阳花

刚结婚时，他总把“向阳花”挂在嘴边。

他说这三个字时，是城里人的蜜糖裹

着刺儿，是青年的傲气里带有棱角。

因为他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家里唯

一的男孩，又是国企工人——当年，这条件

不错，可以挑挑拣拣。可挑来挑去，偏挑了

我这朵在农村长大的“向阳花”。

同学的嘲笑、同事的窃语，他经常砸给

我。每一声“向阳花”，好像都是在炫耀他

的优越或暗示他的“屈就”。

那语气里的刺儿，我想给他拔掉。

那天，他又这么叫。我抬起头，慢

慢地接住话：“向阳花好啊，它把太阳当

作方向，把泥土当作来处，把朴素长成

倔强。”

他愣住了。从此，那三个字再没出现过。

过了花甲之年，一次同学来做客，他翻

开相册，指着我年轻时的照片对人家说：

“多亏当年选了这朵向阳花，给我培养了一

个好孩子，又撑起了一个家，还让我过上了

幸福的生活。”他顿住，眼里有了光，“我的

媳妇啊，单位破产，硬是自己又打拼出一片

天地。我真佩服她。”

说这话时，他皱纹里全是笑，没有一丝

当年的棱角。

从前他叫我向阳花，是想让我低头；如

今他叫我向阳花，是甘愿做我的太阳。

藏在风中的牵挂
（外一章）

李 杰

我以为，早已经把你弄丢了

——我的童年

在那些挤满早高峰的地铁里

在那些修改了无数遍的报表里

在脸上开始爬出皱纹的镜子里

原以为，你只是一页褪了色的日历

直到今天——

六月的风，敲开我厚重的家门

是你！我的童年

踏着初夏晨风，站在我的面前

哦，我想起来了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我的童年，大老远跑来找我

他拉着我，跑过那条长长的乡路

我闻到了，爆米花炸开的甜香

我听到了，老槐树上知了的歌唱

我看到了，半空盘旋的纸飞机

我找到了，老屋墙上泛黄的奖状

我们一起

在滚铁环的叮当声里奔跑

我们一起

在玻璃弹珠的撞击声里欢笑

他没有责怪我

弄丢了曾经无畏的胆量

也没有埋怨我

弄丢了满心奇妙的遐想

他只是踮起脚尖

用胖乎乎的小手拭去我眼角的疲惫

哦！我的童年

谢谢你，在这个特别的日子

专程回到我的身旁

我终于明白

那个追逐蜻蜓的少年从来不曾走远

今天，我要脱下刻板的西装

今天，我要卸下成年人沉重的铠甲

让我紧紧牵住你的小手

我的童年

往后余生，我们再度相伴同行

任凭岁月染白鬓角青丝

任凭生活扛起万千重担

只要心底珍藏这颗玻璃弹珠

只要耳畔还能听见初夏蝉鸣

纵使世间烟火繁杂

我也能用初心

守住一方柔软草地，一片纯净天堂

又见童年
郑小凯

认真说，我算不上真正的球迷，一

辈子没踏进过专业体育场看球，所有的

足球情怀，都藏在小小的电视屏幕里，

落在无数个万籁俱寂的午夜。

记得在沈阳上学的时候，教学楼走

廊里有一台公共电视，每有赛事，同学

们便挤在一起为球赛呐喊、惋惜。中国

球迷的心情，向来是伤心多过欢喜，即

便国家队赛场失利，满心失落，可心底

的热爱从未减少半分。

成家后，日子过得清贫，没舍得装

闭路电视，想看一场球赛成了难事。为

了追比赛，我常常半夜翻墙去邻居家。

邻居是位耳背的老教师，也是个铁杆球

迷，我在门外敲门许久，他却沉浸在球

赛里毫无察觉，最后还是他儿子翻墙进

来，才为我打开了看球的门。

这些年，午夜悄悄起身看球，早已

成了习惯。妻儿熟睡在旁，只有家里的

小狗察觉我的动静，陪着我守在电视

前，看着远方的绿茵赛场，心里满是平

静与热忱。

如今“东北超”即将开赛，我心里满

是感慨。“东北超”并非专业竞技足球，

更和俱乐部、足协毫无瓜葛，完完全全

是依托文旅开展的群众性足球、民间足

球，主打一个大众参与、文旅造势。我

们能不能依托扎实的群众基础和浓厚

的民间氛围，培育出足够多的民间球

迷、普通参与者？能不能让这场文旅足

球赛真正走进百姓心里，办成长久的民

间活动，而不是一时的热闹？这都是值

得细细思量的事。

5月23日晚，当我隔着屏幕，在“东

北超”开幕式上听到回荡全场的赛事主

题曲《东北雄风》时，忍不住跟着激昂的

旋律也唱了起来。这首属于我们东北

人自己的接地气、能唱出东北乡土情怀

和民间精气神的曲子，让每一个普通参

与者、围观球迷都能找到归属感。

我以为，这才是文旅足球、群众性

足球该有的样子。

其实我们所盼的，从来不是什么专

业竞技的成绩，而是借着文旅足球的东

风，让普通百姓有球可踢、有场可去，

让足球真正走进民间、走进基层，让像

我一样热爱足球却没有机会踏进球场

的普通人，也能感受到身边浓烈的足球

氛围。

午夜看球，看的是过往的青春与热

爱，盼的是当下这场东北文旅足球赛能

真正扎根乡土，成为属于我们东北百姓

自己的民间盛事，让足球的快乐，落在

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里。

午夜看球
马头琴


